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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去過兩次海
口，但都沒有機會去
看海瑞墓。第三次再
到這裡的時候，我下
定決心，無論時間多
緊，也得去看一看。

到了墓園大門，我才發現，海瑞墓
原來就在海口市區。有幾路公交車，都
通達這裡。打車就更方便了，從我們住
的賓館，只十幾分鐘，就到了門外的售
票處。

海瑞是瓊山市府城鎮金花村人。鄉
試入都，恩賜進士，初任南平教諭，後
升任淳安知縣、應天巡撫等職。因犯顏
直諫和倡導改革，先後兩次被革職回鄉
。海瑞一生剛直不阿，七十二歲時出任
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力懲貪污官
員，不久病逝於住所。

海瑞沒有子嗣，唯一的妻子和女兒
，也早已和他陰陽相隔。他唯一的親人
，就是他的老僕人。海瑞臨死前，也只
有這個老僕人守在他的身邊。在寒風呼
嘯之中，海瑞對老僕人說出了他人生的
最後遺言： 「明天，你送七錢銀子到兵
部。」在當時，到了冬天，兵部都會給
朝廷高官送柴火錢，錢也不多。但送到
海瑞家時，海瑞卻發現多送了七錢銀子
，於是便有了他這份遺囑。小小的七錢
銀子，看上去不多。但放在歷史的天平
上稱一稱，卻是重於泰山。

海瑞死後，人們清點他的遺物，發現只有八両碎銀
和幾件舊衣服。這樣一個高官，竟比一般百姓還要清貧
。由於他沒有子女，就由海南的幾位老鄉幫他辦了喪事
。出殯那天，南京城裡萬人空巷，商者停市，農者輟耕
，大眾平道送殯，哭喪者百里不絕。

《明史》中也有記載： 「瑞無子。卒時，僉都御史
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籯，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
金為斂。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酹而
哭者百里不絕。贈太子少保，謚忠介。」 海瑞死後，朝
廷賜祭八壇，贈太子少保，謚號忠介，由官員許子偉護
靈柩歸葬。

對每個來海瑞墓參觀的人，這裡的導遊都要講海瑞
下葬的故事。相傳，當時海瑞的墓地選在了海口西郊較
遠的一個地方。但當海瑞的靈柩抬到此處時，抬棺的繩
子突然斷了。眾人都非常驚訝，那麼粗的繩子，怎麼會
斷呢？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啊！是不是海瑞自己，選中
了腳下這塊風水寶地？於是，大家決定，就把海瑞葬在
這裡。

海瑞墓園始建於明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是
當時的皇帝派人監督修建的。墓園的正門，有一座石牌
坊，橫書 「粵東正氣」 陰刻丹紅大字。墓園內有花崗石
鋪成的墓道，兩旁豎立着石人、石羊、石馬、石獅、石
龜等，莊嚴肅穆。海瑞墓高三米，圓頂，墓前有四米高
的石碑。墓室後擴建了 「揚廉軒」，其亭柱上掛有海瑞
寫的對聯： 「三生不改冰霜操，萬死常留社稷身。」

但我印象最深的，還是海瑞墓園中的 「不染池」。
這個池在 「揚廉軒」後邊，池中樹着一塊約三米高的石
頭，上書 「不染池」 三個大字。池內種着荷花，藉以象
徵海瑞 「出於污泥而不染」的高風亮節。有人還為此寫
了一首詩： 「身入泥潭不染泥，清池青塚兩相知；如今
仕路塵污重，幾個官人來洗衣。」是啊，那些懷有貪念
的官員，何不到此來讀一讀海瑞的遺囑，洗一洗自己的
衣衫？

不同的客人，不同
對待，有時會被人譏之
為 「論人兌湯」。幽默
詼諧的蘇東坡，在莫干
山的一座廟裡受到方丈
前倨後恭的接待之後，
臨別時題寫了一副對聯

： 「坐請坐請上坐；茶敬茶敬香茶」 ，以
示報復。此故事一直流傳至今，這副對聯
也成為諷刺論人兌湯者的妙作。

依我之見，那位方丈為了接待蘇東坡
，浪費了時間與香茶不算，而且陪了許多
笑臉，表示對文豪的敬意，結果竟遭此諷
刺，贏得個千古不朽的勢利眼稱號，實在
倒霉──世人誰不論人兌湯？我生亦晚，
古代寺廟中的情形，不曾得見，如今那些
梵宮古剎中香客如雲，遊人如織的場面，
倒有幸見過。若是寺廟中的領導對每一個
來客都待若上賓，又請上坐、又敬香茶，
恐怕客廳要改廣廈，水壺需換大缸。若是
再充當導遊，陪人四處轉悠，恐他即使武
功超絕，體健如鋼，一天下來，也要癱軟
如煮熟的掛麵！

佛門如此，公門論人兌湯起來，更是
赤裸裸無遮掩。大凡在機關蹲過的人，恐
都見識這樣的場面：大家正辦得好好的公
，忽然就像影視片中有人高喝 「某某司令
到」一樣，來一個全體肅立──此乃是有
首長駕到也。此後的節目，自然脫不了老
套：該機關的頭兒必以最能表示恭敬的形
體動作和最能表示恭敬的聲音語言，來接
待這位因公事蒞臨或順便遛遛的首長。請

上坐、敬香茶、向首長一一介紹在座的部下、詳細彙報
工作近況……首長若是不苟言笑，辦公室裡的氣氛也莊
嚴肅穆；首長若是和氣可親，大家就像吃了歡喜丸，首
長一句並不幽默的話，也能產生哄堂大笑，聲震屋瓦的
效果。然而若是平民百姓前來辦事，那情形就不同了。
若來者是該機關某人的親友，倒還好說，若來者是陌生
人，別說那 「茶」字，有誰能對他說個 「坐」字，已經
是莫大的恩賜，辦公室裡那一張張面孔，冷冰冰者有之
，陰沉沉者有之，懶洋洋者有之，來者若求見領導，恐
多半要被擋駕，好叫他對 「門難進，臉難看」一語，有
深刻而又全面的體會。

但是，誰若是因遭到如此的冷遇而責怪人家論人兌
湯，那就錯了。若要求人家一有人來就全體肅立，未免
殘忍，試想，來人少還能吃得消，若來人很多，鬧得人
家頻頻起立，不僅辦不成公，恐怕體壯者要兩腿抽筋，
體弱者則要暈倒在桌子底下！就是要人家笑臉相迎，也
屬苛求。雖說是 「笑一笑，十年少」，然而笑得太多，
臉上易添皺紋，加快容顏的衰老，心太少而面太老，豈
不是一種痛苦！

其實，無論官民，在接待客人時，都是要分規格、
等級的。僅從讓座、敬茶的小事，已大致可以體現出世
人對待不同等級者所做出的不同反應。若是需以酒菜待
客，這種反應便更加明顯。儘管是公款吃喝，勿需自己
掏腰包，也要根據來客的級別和與單位的關係遠近而酌
情待之，私人待客，更是要論人兌湯。每一個人對自己
與周圍人的關係都有一本賬，對於來客，該饗以美酒佳
餚的饗以美酒佳餚，該待以隨茶便飯的待以隨茶便飯。
若是凡有客來，無論親疏，一律待若上賓，大擺宴席，
收入有限的工薪族，一個月待上幾次客就會揭不開鍋，
即使是百萬富翁，也有被吃到傾家盪產的時候。因此，
當我們遇到別人待客論人兌湯時，想想自己平素待客是
否也是如此，便會心平氣和，一笑置之。

常言道 「物以類聚，人以
群分」，這句常言如今被形象
地運用到了網絡中，於是有了
「QQ群」。

所謂 「群」，一定要有個
名目把大家凝聚到一起，就像

天地會的 「反清復明」、梁山泊的 「替天行道」。
現在是和平年代，旗號當然不會這樣暴力，於是尋
找 「交集」成為了立群之本。

同學群，尤其是闊別多年的同學相聚在一起的
群，往往最有原始凝聚力。到底是四年同窗，二十
年了無音訊的一群人。

我們那個同學群今年建立之初只有十幾個人，
其中還包括兩對同學夫婦。然而不到一個月，溫度
就開始急劇下降，最後只剩幾個混得較好又較清閑

的同學，每次象徵性地聊幾句，以免群徹底熄火。
有的人大談股指期貨，有的人在問下崗再就業

政策情況。二十年間，曾經同一起跑線的學友，如
今早已被劃進了各個不同階層，彼此很難找到共同
語言。二十多年前，家境富裕的甲，請出身貧寒的
乙吃了一碗生日炸醬麵，這碗麵被好記性的乙重新
「端」到群裡，這類塵封的往事自然也能感動大家

片刻，但經不起兩天回味，很快就會歸於平淡。曾
經關係很鐵的哥們，互相私聊一陣，往往也會發現
彼此已經很陌生了，都是社會經歷惹的禍。如今大
家即便很努力地想尋找交集，往往最後還是雞同鴨
講。

同學群注定很難紅火很久，除非剛畢業兩三年
那種。興趣愛好基礎上的群似乎基礎穩固一些，比
如文學群。去年，我有幸被拉入一個文學群，裡面

全是被文學召喚進來的老中青。然而現在的小文人
們，都已不是傳統印象中的書呆子了，許多人一進
入群就打聽各地報刊投稿郵箱。有的直言不諱地請
求群裡的 「大腕」，要他們幫忙在編輯那裡美言幾
句，以便自己多發些稿子。人人都開口索取，卻沒
有人無私奉獻。於是漸漸地，滿懷希望進來謀好處
的文學老中青，難免萬分失落，都不再發言了，彼
此更像小市民。無奈之下，群主祭出狠招——上文
學女青年。自從幾名文學女青年入群，群裡頓時復
興起來，大家也不打聽投稿問題了，談起了風花雪
月，個別人說起了曖昧的葷話。又過了一陣子，文
學女青年們紛紛退群了，原因是群裡總有文學色狼
私下給她們留言，要她們的手機號，有的還約見面
……人以群分，越來越難了。所以，許多人覺得自
己很孤獨。

在《辭海》中這樣解釋 「避諱」：
「封建社會對於君主或尊長的名字，避

免寫出或說出叫避諱。」 在中國，避諱
有悠久歷史，《禮記‧典禮》載曰：
「名字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

，不以山川」 ，明文規定取名的避諱；
後來，《左傳》又加上 「不以畜牲，不以器帛」 的詞條，
正式宣言 「六避」。可見，早在周代就已出現了避諱。

不過直到戰國時，避諱還沒有一整套制度。秦漢以降
，大一統的政局形成並得到鞏固，君主之尊無以復加，儒
學在上層建築中逐漸佔有統治優勢，避諱制度也日臻完備
。五花八門的諱禁猶如網羅，兜攬了臣民的全部言論行為
，稍有觸犯，輕則遭譴，重則患禍，乃至滅家滅族。於是
避諱之道自然而然地發達起來，成為所有人不可不懂的一
門學問。

避諱有 「國諱」、 「家諱」、 「聖諱」等三種形式。
一、國諱，即當朝皇帝和其七世以內祖先的名字。如

秦始皇名 「嬴政」，秦曆中改 「正月」為 「端月」。溺器
以前叫 「虎子」，唐代避李淵祖父 「李虎」的諱，一律改
叫 「馬子」，現在馬桶之稱就是由此而來。宋朝的國諱尤
其厲害，皇帝的七世祖以上的祖宗名字，都得避諱。

二、家諱，即父母祖先的名字。作為小輩，在日常言
行或行文用字時要迴避。司馬遷的父親叫 「司馬談」，所
以在《史記》裡，跟他父親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名，如
「張孟談」改為 「張孟同」、 「趙談」改為 「趙同」。

東晉桓玄初任太子洗馬時，設宴款待來客，來客因酒
冷而呼侍者溫酒，桓玄因此哭泣，原來桓玄父名 「溫」；
南朝范曄，因父名 「泰」，便推辭太子詹事這一官職，因

「太」與 「泰」同音，犯了家諱；杜甫母名海棠，因此不
作詠海棠的詩；蘇軾的祖父名 「序」，所以蘇軾碰到寫
「序」的地方，改成 「引」字。

三、聖賢諱，就是聖賢的名字，主要指至聖孔子。孔
子名 「丘」，宋朝時讀書讀到 「丘」字，要念成 「某」字
；清朝時，天下姓 「丘」的，加耳字旁改姓 「邱」，要讀
成 「七」字。

在歷代古籍中，避諱字的書寫方法主要有三種：
一、改字法，即對避諱之字不用，另擇他字代替。所

改名稱多種多樣，如：
（一）避諱改姓。漢宣帝名 「詢」，荀、詢同音，

「荀」姓改姓 「孫」，連他們的先人 「荀卿」也被冠以
「孫卿」；唐玄宗名 「李隆基」，姬、基同音， 「姬」姓

都姓了 「周」；唐武宗名 「炎」，避及啖， 「啖」姓改為
「澹」。

（二）避諱改名。漢光武帝名 「秀」，為避秀字諱，
改 「秀才」為 「茂才」；東晉人為避晉文帝 「司馬昭」諱
，把 「王昭君」改名 「王明君」；唐太宗名 「世民」，為
避諱， 「世」都改為 「代」， 「民」都改為 「人」；神話
傳說中的 「嫦娥」本作 「姮娥」，因避宋真宗 「趙恆」諱
改稱的。

（三）避諱改地名。漢文帝 「劉恆」，因諱將 「恆山
縣」改為 「常山縣」；南京本名 「建業」，晉元帝司馬睿
建都建業時，因避晉湣帝 「司馬鄴」諱，改名 「建康」。

（四）避諱改物名。節氣 「驚蟄」，先秦時叫 「啟蟄
」，為避漢景帝 「劉啟」的名諱而改；清初，為避康熙
（玄燁）之諱，常與生地配伍的中藥 「玄參」改叫 「元參
」。

（五）避諱改國名。秦朝時置 「錢唐」縣，唐時便
改為 「錢塘」；唐朝曾置 「明州」，到明朝時改為 「寧
波」。

二、空字法，即將應避諱之字，空而不書，或作 「某
」，或作 「□」，或直書 「諱」字。《史記．孝文本紀》
： 「元年正月， 『子某最長，純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
』」 「某」即漢景帝劉啟；唐人寫《隋書》避李世民諱，
將 「王世充」、 「徐世勣」分別寫成了 「王 充」，
「徐 勣」，中空一字，不懂為諱之道者，常誤抄成王充

、徐勣。
三、缺筆法．即不寫所避之字的最後一筆或中間

一筆。
避諱還衍化出不少幽默故事，憑添了一些笑料。南宋

錢良臣有一子喜愛讀書，每讀經史見有 「良臣」兩字時，
因避諱就改讀為 「爹爹」。一次讀《孟子》中 「今之所謂
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兩句，就改口道： 「今之所謂爹
爹，古之所謂民賊也」，一時傳為笑談。

古代常州每年元宵要大放花燈，太守田登因其名與
「燈」字諧音，將元宵前夕的告示寫成 「本州照例放火三

天」，從而留下了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的笑
柄。

因避諱鬧個笑話，算不上什麼，避諱有時還事關個人
的前程命運，甚至是身家性命。唐代詩人李賀才華橫溢，
但因其父名叫李晉肅，為避父諱而斷絕了仕進之途，二十
七歲便鬱鬱而終，韓愈為此事專撰《避諱》一文以伸其怨
： 「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
？」避諱也有化腐朽為神奇的地方，人們利用它去辨別古
書、文物的真偽，或敲定書籍版本的確切年代。因為某個
時代出版的書，沒有避當代君主的聖諱或個人祖輩先人的
私諱，則是偽作無疑。但署名隋朝王通的《六經》，書中
避唐高祖 「李淵」諱，將 「戴淵」改為 「戴若思」，隋人
避唐人諱，顯然是後人偽作；宋欽宗名 「桓」，因桓、紈
讀音相近，宋代避 「紈」字的諱。而宋代黃庭堅的書法
《千字文》中的 「紈」和 「丸」避了諱，但黃庭堅沒有活
到宋欽宗時，可以肯定這就是一副贋品。

﹁一
灣
溪
水
綠
，
兩
岸
荔
枝
紅
﹂
︱
︱
這
形
容
的
是
擁
有
兩
千

多
年
歷
史
、
曾
經
名
揚
海
內
外
的
廣
州
城
西
荔
枝
灣
涌
美
景
。
荔
枝

灣
對
於
廣
州
，
猶
如
西
湖
之
於
杭
州
、
秦
淮
河
之
於
南
京
一
樣
重
要

。
但
是
，
十
八
年
前
，
荔
枝
灣
涌
因
為
污
水
橫
流
、
臭
氣
熏
天
而
被

蓋
上
石
板
，
成
為
馬
路
下
的
一
條
暗
涌
，
風
華
不
再
。
值
得
慶
幸
的

是
，
近
日
荔
枝
灣
涌
成
功
﹁復
活
﹂
了
。

周
末
，
筆
者
慕
名
遊
覽
了
流
淌
於
龍
津
西
路
、
逢
源
路
和
多
寶

路
之
間
的
荔
枝
灣
涌
，
但
見
新
﹁復
活
﹂
的
荔
枝
灣
重
現
了
小
橋
流

水
、
雅
石
飛
瀑
、
亭
台
樓
榭
、
長
廊
蜿
蜒
、
小
船
穿
梭
、
灣
畔
名
園

故
里
等
古
色
古
香
美
景
，
新
生
的
荔
枝
灣
遊
人
如
織
，
七
百
多
米
長

的
荔
枝
灣
涌
兩
岸
徜
徉
着
成
千
上
萬
的
中
外
遊
客
。

荔
枝
灣
歷
史
可
追
溯
至
兩
千
多
年
前
。
西
元
前
二
〇
六
年
趙
佗

南
越
王
時
代
，
這
裡
就
是
著
名
的
休
閒
娛
樂
之
地
。
荔
枝
灣
興
盛
於

唐
朝
，
唐
咸
通
年
間
，
嶺
南
節
度
使
鄭
從
讜
在
荔
枝
灣
上
構
築
有
荔

園
。
五
代
時
，
南
漢
主
在
荔
枝
灣
建
造
﹁昌
華
苑

﹂
，
每
當
荔
熟
時
節
，
他
在
荔
枝
灣
大
擺
宴
席
，

和
群
臣
飽
啖
紅
荔
，
稱
﹁紅
雲
宴
﹂
。
昌
華
苑
在

宋
初
已
被
焚
毀
。
元
代
以
昌
華
苑
故
址
為
御
果
園

，
種
植
檸
檬
，
製
成
﹁渴
水
﹂
，
列
為
貢
品
。
明

代
以
後
，
荔
枝
灣
的
庭
園
構
築
漸
多
，
著
名
的
有

﹁聽
雪
篷
﹂
、
﹁唐
荔
園
﹂
、
﹁海
山
仙
館
﹂
、

﹁葉
氏
小
田
園
﹂
、
﹁荔
香
園
﹂
、
﹁倚
瀾
堂
﹂

、
﹁小
畫
舫
齋
﹂
等
。
荔
枝
灣
水
鄉
美
景
﹁荔
灣

漁
唱
﹂
，
是
明
代
羊
城
八
景
之
一
。

直
至
上
世
紀
二
、
三
十
年
代
，
荔
枝
灣
依
然

繁
盛
。
遊
河
，
是
當
時
興
起
的
遊
樂
項
目
。
夏
天

，
人
們
乘
坐
遊
艇
盪
漾
在
枝
杈
縱
橫
的
河
涌
上
，

穿
行
在
夾
岸
紅
荔
林
間
，
清

涼
愜
意
，
賞
心
悅
目
。
人
們

付
款
數
角
便
可
親
手
採
摘
品

嘗
。
除
了
遊
艇
，
叫
賣
艇
仔

粥
、
各
式
小
吃
的
艇
仔
也
來

往
穿
梭
，
還
有
賣
唱
的
小
船

，
遊
客
花
幾
角
錢
可
點
唱
欣

賞
一
支
粵
曲
。
秀
美
的
荔
枝
灣
曾
雲
集
了
眾
多
富

商
巨
賈
、
文
人
騷
客
以
及
市
井
百
姓
。
極
盛
時
期

的
荔
枝
灣
濃
縮
了
廣
州
自
然
和
人
文
景
觀
的
精
華

。
但
日
軍
佔
領
廣
州
後
，
荔
枝
灣
遊
客
大
減
，
逐

漸
衰
落
。

新
中
國
成
立
後
，
廣
州
人
口
逐
漸
增
加
，
荔

枝
灣
河
涌
兩
邊
成
為
菜
農
和
市
民
聚
居
之
地
。
上

世
紀
七
八
十
年
代
，
荔
灣
湖
公
園
南
緣
的
荔
枝
灣

涌
因
生
活
和
工
業
污
水
匯
集
，
變
成
臭
涌
。
九
十

年
代
初
，
為
解
決
污
水
臭
氣
擾
民
問
題
，
政
府
將

河
涌
蓋
上
石
板
改
為
暗
渠
，
渠
面
成
為
荔
枝
灣

路
。

今
年
春
天
，
荔
灣
區
政
府
啟
動
荔
枝
灣
路
﹁揭
蓋
復
涌
﹂
工
程

，
揭
除
河
涌
上
的
石
板
蓋
，
清
除
河
床
淤
泥
，
建
設
水
利
堤
岸
。
近

日
復
涌
工
程
竣
工
，
消
失
了
十
八
年
的
荔
枝
灣
涌
終
於
重
現
﹁溪
水

綠
﹂
，
荔
枝
灣
涌
復
涌
後
長
七
百
四
十
三
米
。
這
次
復
涌
工
程
，
還

在
荔
枝
灣
畔
新
增
綠
化
面
積
一
萬
七
千
平
方
米
，
新
種
大
樹
七
百
多

棵
，
其
中
有
不
少
是
荔
枝
樹
。
經
過
精
心
呵
護
，
預
計
三
年
後
在
荔

枝
灣
可
欣
賞
到
﹁荔
枝
紅
﹂
。

荔
枝
灣
通
水
復
涌
，
十
月
十
七
日
西
郊
村
龍
舟
入
涌
參
加
慶
典

，
成
千
上
萬
的
街
坊
和
遊
客
親
眼
見
證
：
荔
枝
灣
涌
又
可
以
划
龍
船

了
。

筆
者
遊
覽
時
，
還
見
到
荔
枝
灣
沿
岸
有
梁
家
祠
、
文
塔
、
陳
廉

仲
公
館
、
蔣
光
鼐
故
居
、
小
畫
舫
齋
等
古
跡
，
這
些
曾
經
風
光
的
歷

史
古
跡
一
度
被
塵
封
於
舊
城
中
，
如
今
也
經
﹁修
舊
如
舊
﹂
重
展
芳

容
。

海
瑞
遺
囑

汪
金
友

古往今來話避諱 劉翠領

人
以
群
分

朱

輝

荔枝灣的前世今生
行 健

待
客

梅
桑
榆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星期日

冰
島
大
瀑
布

（
攝
影
）
楊
芳
菲

老
年
醫
療
保
健
計
劃
此
後
已
有
一
點
改
善
；
據
去
年
提
交
眾
議
院

的
醫
療
改
革
法
案
草
案
，
醫
生
進
行
這
樣
的
會
診
商
討
可
以
得
到
好
得

多
的
報
酬
。
可
是
這
樣
的
條
款
被
歪
曲
為
對
﹁死
亡
陪
審
團
﹂
的
補

償
，
接
着
就
刪
除
了
。
在
父
親
這
個
案
例
中
，
只
有
很
簡
單
的
﹁知

情
︱
︱
同
意
﹂
程
序
，
這
由
外
科
醫
生
進
行
，
只
說
些
小
手
術
的
老
生

常
談
風
險
。

我
相
信
，
父
親
的
醫
生
處
於
彼
此
隔
離
而
又
受
時
間
催
逼
的
醫
療

制
度
下
，
已
盡
力
而
為
了
。
可
是
在
缺
乏
其
他
指
引
之
下
，
醫
生
所
作

的
決
定
，
很
大
程
度
上
受
到
經
濟
利
益
左
右
。
假
若
我
們
是
在
馬
約
醫

院
（M

ay o
C

li n ic

）
看
病
，
情
況
可
能
不
一
樣
，
那
兒
的
醫
生
是
受
薪

的
，
有
電
子
病
歷
，
對
病
人
的
照
料
由
單
一
醫
生
統
籌
。
中
城
醫
院

（M
iddl et ow

n

）
實
行
的
卻
是
按
服
務
收
費
的
制
度
，
醫
生
向
病
人
推
銷

自
己
的
服
務
，
然
後
逐
項
收
費
；
他
們
彼
此
之
間
的
溝
通
沒
有
嚴
格
規

限
；
思
維
是
短
視
的
；
一
旦
決
定
不
作
治
療
，
就
誰
都
沒
有
收
益
；
這

運
作
全
歸
市
場
主
導
，
誰
都
作
不
了
主
。

於
是
在
二
○
○
三
年
一
月
二
日
，
那
位
外
科
醫
生
在M

idd le s ex

醫

院
給
父
親
安
裝
了
起
搏
器
。
醫
生
從
老
年
醫
療
保
健
計
劃
得
到
四
百
六

十
一
美
元
報
酬
，
而
醫
院
的
帳
單
是
一
萬
二
千
美
元
，
其
中
七
千
五
百

美
元
付
給
生
產
起
搏
器
的
聖
茱
迪
醫
療
公
司
（St.

J ude
M

edi c a l

）

。
幾
天
後
，
疝
病
手
術
也
做
了
。

這
是
研
究
普
通
科
醫
生
長
期
牢
騷
的
一
個
好
案
例
，
就
是
老
年
醫

療
保
健
計
劃
給
予
執
行
程
序
的
醫
生
的
報
酬
，
遠
高
於
就
是
否
要
做
有

關
醫
療
程
序
作
出
診
斷
的
醫
生
。
美
國
家
庭
醫
學
院
（A

m
er i ca n

A
c ad em

y
of

F am
i ly

Phy sic i an s

）
董
事
局
主
席
泰
德
．
艾
帕
利
醫

生
說
，
醫
療
過
當
（ov er t r ea tm

ent

）
繼
續
受
到
推

動
，
是
因
為
受
益
者
︱
︱
包
括
專
科
醫
生
、
醫
院

、
藥
廠
、
醫
療
器
材
生
產
商
︱
︱
都
花
錢
到
國
會

做
游
說
，
而
公
眾
既
無
從
參
與
。

據

﹁
勇
於
回
應
政
治
中
心

﹂
（C

en te r
f or

R
e sp ons i ve

Po li ti c s

）
說
，
醫
生
、
醫
院
、

藥
廠
、
醫
療
器
材
生
產
商
和
其
他
醫
療
專
業
人
士

去
年
花
了
五
點
四
五
億
美
元
做
國
會
游
說
。
這
或

者
可
以
解
釋
，
為
什
麼
研
究
人
員
估
計
老
年
醫
療

保
健
計
劃
的
五
千
一
百
億
美
元
有
兩
三
成
花
去
做

不
必
要
的
化
驗
和
治
療
；
為
什
麼
控
制
成
本
的
建

議
在
保
健
改
革
中
稍
縱
即
逝
；
為
什
麼
像
費
爾
斯

這
樣
的
醫
生
一
年
平
均
有
十
七
點
三
萬
美
元
收
入

，
而
像
羅
根
那
樣
不
開
刀
的
心
臟
病
醫
生
可
以
拿

四
十
一
點
九
萬
美
元
。

這
個
制
度
不
會
厚
待
說

﹁不
﹂
的
人
，
那
怕
說
﹁等

一
等
﹂
的
人
，
即
使
像
我
母

親
這
樣
節
制
、
有
智
慧
、
愛

讀
消
費
者
報
告
的
人
也
不
厚

待
。
老
人
醫
療
保
健
計
劃
和

提
供
輔
助
的
保
險
計
劃
，
幾

乎
給
父
親
的
起
搏
器
提
供
百
分
之
一
百
的
賠
償
。

母
親
及
後
一
年
購
買
了
新
的C

a m
r y

保
險
，
則
可

得
到
多
點
政
府
監
管
的
消
費
者
信
息
。

這
樣
，
父
親
由
電
子
管
理
的
心
臟
︱
︱
現
在

要
經
常
接
受
由
老
人
醫
療
保
健
計
劃
付
費
的
監
察

︱
︱
成
為
價
值
二
百
四
十
億
美
元
的
全
球
心
臟
器

械
工
業
的
一
部
分
，
也
是
美
國
醫
院
財
政
狀
況
的

間
接
補
助
者
。
心
臟
器
械
生
產
商
有
接
近
三
成
的

利
潤
率
，
醫
院
收
入
的
兩
成
和
利
潤
的
三
成
來
自

心
臟
手
術
與
診
治
。

二
○
○
三
年
元
旦
後
不
久
，
母
親
才
打
電
話

告
訴
我
做
手
術
的
事
，
手
術
很
順
利
。
她
說
，
沒
有
及
早
告
訴
我
，
是

因
為
不
想
我
擔
心
。
我
心
裡
一
沉
，
但
沒
有
說
什
麼
。
默
默
期
待
摯
愛

的
父
親
的
心
臟
衰
竭
是
一
回
事
，
主
動
唆
使
他
死
去
是
另
一
回
事
。

起
搏
器
給
雙
親
帶
來
了
兩
年
人
間
地
獄
般
的
日
子
。
當
初
，
他
們

不
屈
不
撓
，
父
親
的
情
況
不
好
不
壞
。
母
親
重
讀
了
茲
恩
．
津
恩
（Jo n

K
ab at -

Z
i n n

）
的
《
大
災
大
難
的
生
活
》
（Fu l lC

a ta s tro ph e
Li v in g

）
，

買
了
一
本
自
我
增
強
忍
耐
能
力
的
書
，
每
天
起
來
就
作
冥
想
。

二
○
○
五
年
，
隨
着
衰
老
而
來
的
衰
退
，
減
慢
了
父
親
的
心
跳
，

也
影
響
到
他
的
眼
睛
、
肺
部
、
膀
胱
、
腸
道
功
能
。
小
如
頭
髮
絲
的
血

凝
塊
，
堵
塞
他
的
腦
血
管
，
使
一
團
團
神
經
細
胞
缺
氧
死
亡
。
他
失
聰

之
餘
，
又
因
為
黃
斑
病
變
逐
漸
失
明
，
要
作
眼
部
注
射
，
每
次
花
近
二

千
美
元
。
幾
個
月
後
，
他
到
大
學
的
泳
池
去
後
，
不
知
道
怎
麼
回
家
。

他
開
始
失
禁
。
他
逐
漸
坍
頹
，
就
像
一
棟
要
靠
支
撐
不
至
倒
塌
的
老
房

子
。

二
○
○
六
年
夏
天
，
他
在
家
裡
的
車
道
上
跌
倒
，
腦
部
出
血
。
不

久
之
後
，
他
要
被
強
制
性
擦
牙
，
擦
了
又
擦
。
母
親
在
日
誌
上
寫
道
：

﹁我
嫁
給
的
傑
夫
…
…
再
不
是
同
一
個
人
了
。
我
的
生
命
已
頹
廢
。
這

持
續
五
年
了
，
可
怖
啊
。
﹂
日
誌
是
一
位
社
工
建
議
母
親
要
堅
持
寫
的

。
可
是
父
親
的
心
臟
起
搏
器
繼
續
運
作
着
。

在
生
物
倫
理
學
家
論
辯
生
命
延
續
技
術
時
，
很
少
會
顧
及
像
母
親

這
樣
的
人
。
可
是
根
據
俄
亥
俄
州
立
大
學
二
○
○
七
年
一
份
研
究
報
告

，
負
責
照
顧
老
人
癡
呆
病
人
的
家
人
的
脫
氧
核
糖
核
酸
（D

N
A

）
會
發

生
病
變
，
染
色
體
的
終
端
蛋
白
（t e le m

er es

）
出
現
衰
變
，
顯
示
生
命
會

縮
減
四
至
八
年
。

（
四
之
二
）

起搏器，傷透了父親的心
卡特．巴特勒（Kay Butler）文 蕭雪樺 譯


